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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电影《抓娃娃》的苦难教育双维效应与实践重构
——反向“鸡娃”的困境与超越

陈学刚

杭州师范大学

摘  要：《抓娃娃》讲述的是中式教育中反向“鸡娃”的故事。广义上，苦难教育是一种强调经历和反思

苦难与痛苦以帮助个体在心理等诸方面全面成长的教育理念。狭义上，苦难教育是一种旨在通过具体的教育活

动引导儿童积极面对和思考苦难经历的教育方法。苦难教育对儿童成长既有积极影响，又有消极影响。在实施

苦难教育时，许多教育者容易陷入实践误区，例如人为制造苦难或采取“一刀切”的方式等。因此，我们需要

挖掘生活中苦难教育的价值，实施差异化的教育方法，回归苦难教育的本真，并重视其情感支持。

关键词：苦难；苦难教育；反向“鸡娃”；《抓娃娃》

自 2024 年 7 月 13 日，《抓娃娃》这部电影在中

国大江南北一上映，便呈现出惊人的火爆态势，短短

时间内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。作为一部喜剧

电影，它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电影背后马成钢

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和马继业辛酸苦辣的成长历程却

引起人们关于“苦难教育”的深度思考。比如：什么

是真正意义的苦难教育？苦难教育对儿童成长有什么

影响？对儿童实施苦难教育需要注意哪些方面？本研

究突破以往仅关注苦难教育积极影响的局限，将其消

极影响纳入研究视野，从而对苦难教育的影响进行全

面分析。

一、苦难教育的意涵

探究苦难教育的意涵，首先需要明确苦难的概念。

苦难是个体在身心上所遭受的困苦，而苦难教育则是

一种强调苦难能够磨练个体意志的教育理念。它源自

苦难，以苦难为基础；如果离开了苦难，这种教育理

念便失去了其根源和存在的意义。

什么是苦难？《辞海》中的释义为 :“困苦和灾

难。”[1] 从《孟子》中概括出苦难的内涵为 :“苦难

是在社会伦理受到冲击 ( 乱世 ) 下人的悲惨的生命体

验。”[2] 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将苦难诠释为：“‘资

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对抗’给工人阶级带

来的痛苦和灾难。”[3] 威特金森在《苦难：一种社会

学的引介》中，对苦难做出了描述性的概念解释：“经

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、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。”[4]

有学者认为，“苦难是指人生自由在其实现过程中 ,

因受到外在或内在压力而造成的生命发展受阻。”[5]

也有学者认为，“苦难是人们在成长和生命中经过的

让人在身体和心理上有挫折感的历程。”[6] 还有学者

认为，“所谓苦难，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

和境遇。”[7] 综上所述，大多数学者认为，苦难是一

种会给人带来痛苦的灾祸。一方面，他们着重于强调

苦难对身体造成的伤害，忽视其对心理造成的影响；

另一方面，他们倾向于将天灾人祸等重大事件视作苦

难，而对生活中令人受挫的事件或激励人成长的逆境

则缺乏关注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苦难是指个体生命史

中对其身心带来难以承受之痛苦的经历。

什么是苦难教育？从《孟子》中概括出苦难教育

的内涵为：“苦难教育即是引导人在悲惨的生命中仍

选择存养本心以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实践。”[8] 有学

者认为，“苦难教育是指教育者创造一种让学生经历

身体或心理挫折的环境，促使他们在痛苦中思考，从

而激发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行动力的教育理念。”[9]

也有学者认为，“苦难教育是通过让受教育者在身体

上和心理上得到挫折感 , 来促进以身体素质和心理素

质为代表的综合素质提高的一种教育方式。”[10] 综上

所述，无论是《孟子》中对苦难教育内涵的概括，还

是众多学者提出的苦难教育概念，都是从广义上阐释

这一主题，缺乏对其狭义角度的深入分析。因此，笔

者认为，苦难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，广义上的苦难

教育是一种着重于通过经历和反思苦难与痛苦以帮助

个体在心理、情感和道德方面全面成长的教育理念。

狭义的苦难教育是一种旨在通过具体的教育活动引导

儿童积极应对和反思特定的苦难体验并从中获得成长

的教育方法。

二、苦难教育的双维效应

苦难教育是贯穿电影《抓娃娃》的故事线，影片

一方面通过与历史对话揭示了马继业苦难教育的源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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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通过历史闪回与角色对话的方式展示了马成钢在艰

苦时期的奋斗故事。个人的苦难经历促使马成钢萌生

了苦难式的教育理念；另一方面，影片通过与现实对

话揭示了马继业苦难教育的现实发展逻辑，即影片试

图以变形的方式关照、反映并讽刺现实，在成年人共

同构建的“楚门的世界”中，马继业经历了精神和物

质生活的双重考验。他不仅面临极度的物资匮乏，还

被精神束缚所压迫。

苦难教育作为中国父母广泛认可的教育理念，对

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然而，苦难教育也

如一把“双刃剑”，一方面可以锻炼儿童的坚韧意志，

增强他们面对逆境和困难的能力；另一方面，也会为

儿童留下难以消除的心理阴影，阻碍他们身心的平衡

发展。

（一）苦难教育的积极影响

1. 心理韧性培育

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

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

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[11] 基于发展心理学，苦难教

育实质上是培养儿童抗逆力的过程。Masten指出，“适

度的逆境体验能激活个体的保护性因素，形成‘挑战-

应对’的良性发展机制。”[12] 个体特质、家庭支持和

社区资源构建起了心理韧性发展的三维空间。在电影

案例中，马继业的苦难教育经历，包括成长型思维、

父亲陪伴和邻里互助，刚好印证了抗逆力生态模型。

此外，这种苦难教育的干预方式也符合维果茨基的最

近发展区理论，即通过创设适度挑战难度的客观情景，

促进受教育者认知情感系统的适应性重构。

2. 意义世界建构

某种程度上，苦难教育也是个体建构意义世界的

过程。根据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理论，“苦难的价值

在于促使人超越自我，建立生命的意义坐标。”[13] 意

义世界的建构过程可分为个体层面、伦理层面和社会

层面三个层面。电影中马继业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完

成了意义觉醒：一是个体层面，“奶奶”的猝然离世

使他深陷无尽的悲痛，从而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性

和有限性。二是伦理层面，通过观察和亲身经历，马

继业逐渐意识到，许多人也在经历难以承受的苦楚。

这种感同身受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同理心，提升了他的

共情能力。三是社会层面，苦难教育使他开始关注他

人的悲惨境遇，并激发了他帮助他人的动机，从而确

立了自身的责任担当。

3. 社会责任形塑

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提出，“替代性经验和亲

身体验的交互作用，是道德认知发展的重要机制。”[14]

在电影案例中，马继业通过观察底层人民的悲惨处境，

并结合自身的苦难经历，完成了责任认知的三次升华。

首先，在具体运算阶段，他开始帮助身边的个体。每

当他看到有人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，他总是毫不犹

豫地伸出援手，而不是袖手旁观。其次，在形式运算

阶段，他关注的范围扩大到了群体。经历过苦难的他，

对底层群体所承受的痛苦有着更深的理解与同情，也

开始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。最后，在辩证思维阶段，

他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。比如在庞大的底

层社会中，底层人民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阶层

跃升。

（二）苦难教育的消极影响

1. 催生儿童“低配得感”

低配得感是指个体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值得拥

有美好事物、成功或爱的心理状态。苦难教育通过剥

夺儿童的基本生存需要（如安全需求和爱与归属的需

求），阻碍其形成健康的“自我概念”。当儿童长期

处于物资资源和精神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时，易将“我

不配拥有”、“我不值得被善待”等内化为自身的认

知图式，进而形成存在性自卑和习得性无助。电影《抓

娃娃》中马继业在参加马拉松比赛时，心中仍然萦绕

着“地上的瓶子”，“实质是贫困创伤的再次出现及

贫困记忆的内化表征，这种负向认知图式将会持续影

响他的社会参与和成就动机。”[15]

2. 致使儿童期被工具化

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本质是儿童期的工具化。

过早承担家庭责任的儿童会出现发展任务错位：当同

龄人发展游戏能力时，他们却在习得生存技能，进而

导致社会情感能力断层。同时，据发展心理学里的“责

任梯度理论”，儿童承担超龄责任会导致三重危机：

其一，时间挤压。这会挤压儿童游戏、学习和社会互

动等发展性活动空间。其二，角色混淆。这会让儿童

被迫成为“家庭中的成年人”。其三，发展代偿。过

早成熟的表象掩盖其尚未解决的心理需求。电影中马

继业做家务、买菜、熬药、捡瓶子等行为，使其被迫

进入一种工具性角色，剥夺了其通过游戏、学习和社

会互动等发展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机会。

3. 扭曲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

儿童的道德判断受其所处的情景制约。克尔伯格

（Kohlberg, 1981）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指出，处于生

存危机和生存困境中的儿童会固着于前水平阶段，将

“满足基本生存需要”置于其道德判断的首位。例如：

在电影《抓娃娃》中，马继业为了改善妈妈和“奶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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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伙食，带她们去“还得捞”火锅店外排队蹭吃蹭喝。

该行为呈现出典型的道德脱离机制：将“蹭吃蹭喝“等

行为合理化为“孝道实践”，混淆了道德手段和目的

的正当性。其也在马继业心中形成了道德双轨制：对

家人适用关怀理论，而对外界采取功利性伦理。这也

深刻暴露了苦难教育的根本性悖论——物质资源匮乏

的环境会压缩儿童道德选择的空间，进而催生情境性

的道德相对主义。

三、苦难教育的实践重构

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将苦难教育视为“灵丹妙药”，

但过度推崇这种教育方式容易导致一些实践误区，例

如：“没苦硬吃苦”，人为制造苦难、不加区别地推

行苦难教育等。为了帮助教育者避免这些实践误区，

特提出以下关于苦难教育的实践重构路径。

（一）防止人为造成的苦难 , 发掘生活中苦难的

教育价值

“没苦硬吃苦，人为制造苦难”已成为当今苦

难教育的常态。即使很多家庭已达到小康或中产阶级

水平，他们仍然创造条件让孩子经历痛苦。许多家庭

在制造这些苦难时似乎忘记了一点：苦难是自然而

然的结果，而不是人为的创造。一方面，“没苦硬吃

苦”使孩子经历无意义的痛苦，打乱了他们的成长节

奏，迫使他们承担不应有的责任，从而剥夺了应享有

的童年和幸福感；另一方面，这种人为制造的苦难不

仅无法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，反而可能导致他们因过

重压力而滋生自卑情绪，形成“自我贬低”的心理状

态，令他们即使有所成就仍感到不配拥有美好的事

物。正如所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

我们无法预测苦难，但总会在某时某刻遭遇，这是真

正自然发生的苦难，而非人为制造的。此外，“人一

生经受的身心磨炼也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，其对苦难

的理解蕴含在自己亲身的道德实践中。”[16] 只有经

历自然而然发生的苦难，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认同其 

意义。

（二）摒弃“一刀切”模式，实施差异化的苦难

教育

自古以来，流传着一些关于育儿的信条，如“棍

棒底下出孝子”，“富养女儿，穷养儿子”。 随着社

会的进步和发展，这些简单且暴力的育儿方式已不再

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。苦难教育不是“万灵膏药”，“过

度的苦难教育以及不当的处理方式，或是‘一刀切’

的做法，可能给儿童留下心理创伤，影响他们的心理

健康和发展。”[17] 此外，“穷养”的育儿理念并不科学。

“真正的‘穷养儿’在于培养一个男孩自力更生和勇

敢无畏的精神，向他灌输一种宏伟的抱负和勇于开拓

自己道路的勇气，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节省。”[18] 因

此，苦难教育不能简单化为“一刀切”模式。一方面，

我们需要了解每个儿童的生活背景，尊重他们的个体

差异，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把握苦难教育的限度，

适度地对儿童进行苦难教育；另一方面，要结合儿童

不同年龄的发展特点，采取与之相匹配的教育方式，

避免将过于严厉的苦难教育内容强加于他们，防止造

成过大的心理负担。

（三）规避功利化倾向，回归苦难教育的本真

 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当前的苦难教育

过于强调现实利益，“吃得苦中苦”已变成“成为人上人”

的前提条件，而“成为人上人”则演化为“吃得苦中苦”

的最终目标。但试问，“吃得苦中苦”就能必然成为“人

上人”吗？因此，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人生信条。

实际上，“吃得苦中苦”和“成为人上人”并非互为

充要条件，单纯地“吃得苦中苦”未必能成为“人上人”；

而“成为人上人”也不一定非得经历“苦中苦”。“在

当代社会，功利主义的追求越来越明显，且这种观念

的合理化也已深入人心 , 精神层面的脆弱性越来越被

忽视。苦难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丧失了它的深刻内涵

与价值而日趋功利化。”[19] 相对而言，纯粹的苦难教

育不应被任何功利目标驱动，而应该聚焦于个体在苦

难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韧性，以及对苦难本质的理解、

认同和对他人生命的关怀，而并非物质利益或即时回

报。因此，苦难教育应当避免功利化的倾向，回归其

最本真的意义。

（四）警惕潜在的消极影响，重视苦难教育中的

情感支持

不要轻易地认为苦难有值得赞扬的地方。苦难

最终只会带来痛苦，苦难与成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

系，追求苦难是毫无意义的。在经历苦难和困境时，

情感支持的作用不容忽视。适当的情感支持可以帮

助人们更从容地应对所遭遇的苦难和困境。在苦难教

育过程中，儿童不仅需要学会冷静地处理困难和逆

境，还渴望在情感上获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。一方

面，他人的情感支持能够帮助孩子减轻心理负担和压

力，给予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，增加他们的

信心，使他们在逆境中更坚强和从容。另一方面，

他人的情感支持能够使儿童感受到被关爱，这对他们

的心理健康成长尤为重要。当儿童面临困难时，他们

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想法，理解自己的感受，这将帮

助他们更容易摆脱困难的阴影。苦难教育旨在通过逆

境和挑战培养个体的心理韧性、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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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，而非让个体在心中留下难以逾越的阴影。因此，

在实施苦难教育时，教育者要为儿童提供充分的情感 

支持。

四、结语

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将苦难教育简单理解为“苦

心智”和“饿体肤”，认为苦难教育就是折磨意志和

忍受贫困。事实上，真正的苦难教育不应再强调忍受

物质贫困和精神折磨，而是应强调长时间聚焦于某一

目标时不轻言放弃的能力，以及即使滑落人生低谷依

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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